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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平介紹

一個下崗職工，發奮創作，10年來在臺灣、美國等地發表短篇小說、極短篇小說100餘篇60餘萬字，還出版了兩本小說集,加入了省作家協會,聽起來好象是天方夜談。創造這一奇蹟的就是湖南湘潭的張德寧。

他主動找到老闆，要求下崗

1995年，正是全國大部分國有企業陷入困境的陣痛時期。張德寧所在的國家大型鋼鐵聯合企業---湘潭鋼鐵公司，也因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、鋼材價格逐年下滑等原因造成效益大副下降。工廠決定精減分流2000人，以減輕企業負擔。張德寧所在的湘鋼培訓中心培訓科也有一個下崗指標。老闆左右爲難，不知道下誰好，名單幾天也定不下來，張德寧看到大家沈默不語，主動找到老闆，說：「就下我吧！」

老闆吃了一驚：「張老師，無論按年紀，按業績，都不會輪到你，你再慎重考慮一下吧。」

「我考慮過了，就下我吧！」

張德寧回到辦公室，簡單收拾了一下東西，離開了他工作20餘年之久的單位。這一年，他44歲。

回到家裏，張德寧即開始他的文學創作。他在家構思了幾天，寫了3篇小小說，分別寄給了臺灣《中國時報人間副刊》、《聯合報聯合副刊》和《自由時報自由副刊》。

一個月後，他收到了來自海峽對岸的信：3張樣報和一封約稿信。編輯在信中說，很歡迎大陸作家賜稿，鼓勵他一直寫下去，將來出一本極短篇小說集。不久，他又收到了稿酬，而且標準不低：每千字40美金。3篇「極短篇」的稿酬比他在崗時一個月的工資還高。他看到了希望！

徵文獲獎，堅定了他做「傻子」的決心

張德寧爲何對臺灣報刊文學副刊情有獨鍾，原來，早在1989年，臺灣《中國時報》「第12屆時報文學獎」徵文，把徵稿範圍擴至中國大陸地區，《文藝報》轉載了這則消息。張德寧創作了短篇小說《換了頭抑或換了身體》，投稿後獲得甑選獎。這對他是一個極大地鼓勵。

曾幾何時，文學在經濟浪潮地衝擊下，已失去了往日的輝煌。「街頭爭說喬廠長，誰人不識陳奐生」早已成爲昨日黃花。甚至有人開玩笑地說：現在要是說誰愛好文學，不是罵他有神經病，起碼也是諷刺這個人有些呆氣。現在人們普遍感興趣的是票子、位子、房子、車子和孩子等非常實際的東西，心爲形役，孜孜於利，難得有浪漫心情擡頭望望天上的彩雲追月。

其實，主動要求下崗，是張德寧無奈地選擇。常年在大型國有企業機關工作，他深知人際關係的微妙和複雜。由於他疾惡如仇，在工作中又敢於提出自己的意見和設想，很難博得某些老闆的好感。他想，何不闖出自己的一條路來。雖然，現在有點辦法的人都去辦公司、開工廠，可他覺得自己在創作方面更擅長一些。他堅信，中國幾千年的文學之河奔騰不息，決不會在經濟騰飛的時代斷流，只要文學與時代同脈搏，是可以引起人們共鳴的。於是，張德寧願意做這種不識時務的傻子，全身心地投入文學創作。靈感一來，文思泉湧，一發而不可收。他每天除了吃飯、睡覺，就是寫作，常常是累得腰酸脖子疼也不肯休息。他覺得有太多的素材可寫，一提筆，就有無數個人物形象在腦子裏出現。生活中，那些有趣的、微妙的、陰錯陽差的、弄巧成拙的事情，每每成了他筆下的「美味佳肴」，當一個個活靈活現的故事在他筆下寫成時，連他自己都爲之感歎：原來人的潛能是如此巨大！

創作是一項相當耗費腦力、體力的艱辛勞動，不知多少個夜晚，他或是低頭沈思，或是伏案寫作，或是整理資料……一個個不眠之夜過去，換來的是白髮的增加、視力的下降，還有那一篇又一篇作品的問世。他當時住在湘鋼新一村一套24平方的舊宅裏，在那間又是臥室、又是書房、又是客廳的房子裏，到處堆滿了草稿、書報、信箋，那一封接一封的約稿信，等待他的回復，墨迹未乾的清樣，等待他作最後的定稿……

張德寧創作態度相當嚴謹，爲了一句典故的出處，他要翻閱大量的書籍，爲了給一篇作品起一個好題目，他常常是絞盡腦汁，徹夜不眠。爲了搜集素材，他常常深入生活，找文友聊天，自費參加一些創作筆會。當他寫《楊乃武冤獄》時，爲了搞清事由的來龍去脈和考證真僞，自費到事發地杭州市老余杭鎮，找到當今在世、唯一見過楊乃武，已經95歲的張國詩老人，採訪請教。他深知，文章千古事，一個字，一個標點都容不得半點馬虎。

張德寧的作品以小見大，寓意深刻，常常借古諷今，小說結尾既在意料之中，又出人意外。他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創作風格。

由於經常在臺灣報刊發表作品，張德寧引起了臺灣文學界的注意。有一段時間，他因爲生病住院，無法動筆，臺灣爾雅出版社的發行人、作家隱地先生寫信督促：「這一向爲何不見你寄極短篇來，請繼續寫！」

一份耕耘一份收穫

張德寧認爲文學沒有疆界之分，向臺灣報刊副刊投稿有助於促進兩岸的文化交流。10年來，他一共寫了多少，已無法計算。有據可查的是發表了100多篇60多萬字的極短篇和短篇小說，臺灣《中國時報人間副刊》、《聯合報聯合副刊》、《自由時報自由副刊》和美國《世界日報》都登載過他的作品。有趣的是，他的一些作品在臺灣、美國報刊發表後，經常被內地的報刊轉載，這些年，《微型小說選刊》、《台港文學選刊》、《中外文萃》等報刊都轉載過他的作品。

隔著海峽，連續幾年在不甚瞭解的臺灣報刊發表如此多的極短篇和短篇小說，不是易事。但張德寧做到了，他的作品在臺灣掀起新的「大陸熱」，一時「洛陽紙貴」，好多報刊開辦專欄爭相刊載他的作品，發表評論，並與他聯繫結集出書。目前，他在臺灣出了兩本書，一本是《張德寧極短篇》，由臺灣爾雅出版社出版；一本是《換了頭抑或換了身體》，收入了他的8篇短篇小說，由臺灣三民出版社出版。

對於文學，張德寧有他獨到的理解和感悟。幾年辛勞，換來今天碩果累累。正如一位文友評價他：在這個易於使人迷失、異化、流於媚俗的時代，仍然有那麽一批孤獨的思想者，努力超越物質層面的極大誘惑，在精神的理想王國中艱苦跋涉。他們高標獨立，超邁放達，悲天憫人；他們騰遊時空，吐納古今，剪裁春秋。他們用第三隻眼洞察蕓蕓衆生那無數的美好和醜惡，真誠與虛僞，高尚與庸俗，坦蕩與陰謀。一個真正愛好文學的人，對於個人利益，但求溫飽而已，卻位卑未敢忘憂國，欲以道德文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。誠哉斯言！

張德寧憑著自己的堅韌和辛勤耕耘，走出了一條獨特的文學之路。

已被湖南省作家協會吸收爲會員的張德寧並沒有感到滿足，他說他最滿意的作品永遠是下一篇。他表示，還要爲兩岸的文化交流繼續做一些有益的工作。

張德寧極短篇風格介紹
書　名：張德寧極短篇
著　者：張德寧
出版者：臺北爾雅
出版年：民83、12 

　　極短篇小說成為一個文類，並且在讀者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，應是在一九七九年〈聯合副刊〉創辦極短篇徵文比賽之後，至今各報副刊仍不時有極短篇發表；畢竟由於生活步伐日益加快，時間被分割零碎，長時間的閱讀幾不可能，「輕薄短小」的作品乃時勢所趨，成為當代閱讀的主流，極短篇則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文類。而真正推波助瀾、有計劃出版極短篇的出版社當非隱地主持的爾雅莫屬，且其成果斐然，對於極短篇的持續發展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，是以弦說隱地是極短篇的「催化者和成果驗收人」。在爾雅所出版的十餘種極短篇小說裡，來自大陸湖南的張德寧作品，相對於一般的溫馨討好，可以說別具特色。

　　整體而言，張德寧的極短篇是冷調的，甚至有些殘酷，因為他要讀者一起去逼視人生不可避免的老病與死亡，進而從中挖掘人性的負面，如果讀後感到不快樂或者寒心，這都是正常的反應，至於讓讀者為之陷入沈思，也是必然的。

　　一九五一年出生的張德寧，四十餘歲，初入中年，他在爾雅出版的極短篇集子，共蒐錄作品三十六篇，其中觸及老病與死亡者幾近一半，尤其一九八九及一九九○年發表於〈中國時報人間副刊〉的那幾篇，更直接面對死亡的種種，令人為之動容，久久不能自己，是難得一見的、極深刻的、探討人性的極短篇小說。

　　原載〈人間副刊〉的《帽子》，收入集中改題為《奇怪》，是說老人獨居，死後，貪婪的三兄弟在辦喪事的過程中，眼裡只有遺產沒有親情，結果一毛錢遺產也沒拿到，一切都成了「一撮黑白灰塵」，這樣的「隱喻」、「象徵」饒富餘味，讓人為人生的荒謬而搖頭興嘆。《馨香》寫的是年輕人騎車與臉上皮膚已鬆弛如皺褶的老太太擦身而過，經由一股濃烈的馨香而追念失去的少女歲月，此篇是運用對比手法寫成的，如詩如幻，正是對青春流逝的一聲輕喟。《生命》中，年輕就寡居的、九十歲的老母，因未見到海峽對岸的長子最後一面，既是靜靜等待只能屬於她的那一刻的到來，又戀戀的不願快走，終究，久別四十年的長子還是未能見到母親最後一面，這種心頭之「怨」，怎不鼻酸！

　　《駝子》裡的哥哥從小形態醜陋，長大不敢與女人親近，從弟弟那兒過繼的兒子又不認他，孤零零掙扎一輩子，中了風，無聲無息的去了，結束慘慘黯黯的一生，真是「生也空，死也空，生生死死歸陰空。」《寂寥》的男人只剩一條腿，患骨癌動手術後，半邊臀部切除了，後來瘦得皮包骨頭，幾乎讓人認不出，在一個半夜，死在自己屋中，留下的妻子因思念亡夫而飼養來亨雞的那種癡迷、寂寥，令人心痛。《出國之前》瞎眼、寡居的母親驟逝，臨出國的兒子為是否放棄出國而內心掙扎；《母親》中的病母為不拖累兒子而捨棄生存下去的意志。以上這種種疾病與死亡，一方面殘忍地折磨小說中的人物，一方面也撕扯著讀者的心靈。

　　愛情是永恆的小說主題，〈張德寧極短篇〉中的愛情卻很不一樣，《約會》中因工作上傳遞來往電文而交上朋友的一對男女，最後相約見面時，男方只看了姑娘一眼，就從她身邊走了過去，頭也不回；《冬妹》裡因為土氣而交不到女友的「我」，終於回到老家，應父母的期待，心不甘情不願地與指腹為婚的冬妹草草結合，沒有愛情，只有無奈。這樣的結局似早在預料之中，卻又現實、殘酷得令人不快。但〈張德寧極短篇〉中的愛情，最大的特色仍是和疾病、死亡結合在一起。

　　《沙漠綠洲》的丈夫得了不治之症，頭髮掉光，妻為體諒丈夫的心情，除了為丈夫織毛線帽，自己竟然瞞著丈夫去剃了光頭，雖是喜劇收場，讀者卻笑不出來。《攀崖》的情侶，男友為拯救遭大蒼鷹攻擊、命在旦夕的女友，千鈞一髮之際，奮不顧身撲向蒼鷹，與之同歸於盡，為愛而死，可謂驚心動魄。不過最讓人難以忘懷的是《抹屍》，從小「他」就喜歡彩妹，彩妹一生卻不屬於他，彩妹死後，他終於獲得為彩妹抹洗的最後相處機會，在他眼中，她從來沒這麼光彩照人，這麼嬌豔，這麼柔順，他只希望時間凝固，讓他永遠和彩妹在一起，此種永世不渝的愛情簡直令人毛骨悚然！

　　張德寧的極短篇就是這樣讓人不快，因為主題有著太多的老病與死亡，甚至連愛情也擺脫不了以上的主題特色，配合這樣的主題，著者採取冷冷的筆調，形成自己的風格。「老病與死亡」相信必是來自著者的觀察或體驗，同樣的，人過中年，面對無可逃避的老病與死亡，感受一天比一天深刻，讀了張德寧這些剖析人性的作品當會心有戚戚，而後陷入人生的沈思。

　　這是著者的第一本書，也的確是一本不向貪求溫馨甜美口味的讀者討好的、別具特色的極短篇小說，對於著者的拒絕媚俗，運用短短一千餘字的篇幅，大膽承載如此深沈的主題而能舉重若輕，我們由衷感到佩服；而對於堅持出版這樣一本注定不太可能賺錢的好書的出版者，我們則要致上崇高的敬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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